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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使人类生存安全受到威胁，全球生态危机亟需治理，越

来越多的群体和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正在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动性思

考，蕴含了丰富的价值观、利益观、发展观等多维内涵，其合作共荣、协同治理的主张涵盖了政治、安

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种向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方案，

我们要明确“生态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基础性地位，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

柱和长久保障。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生态维度的构建面临着行动与价值的两难困境，我们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时应坚守多边主义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传播生态正义话语，以更完善的中

国方案逐一将之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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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ries of global problem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harp decline of biodiversity have 
threatened the survival and security of human beings,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needs u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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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and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increasing among more and more 
groups and countries.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is China’s 
proactive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hich contains a rich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 of values, interests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proposition of cooperation for co-prosperit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vers a variety of political, security, 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
ical direction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provides a new feasible solution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we need to clarify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th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pillar 
and permanent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faces the dilemma of action and value. In building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sensus of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disseminate the discourse of ecological justice, and overcome them one by one with a 
better Chinese solution. 

 
Key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Ecological Crisi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生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地位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多发，环境污染的全球蔓延，资源的消耗与能源的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诸

多生态危机的表现值得人类警惕与思考，这些危机往往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会扩大生

态危机的规模，实际上，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上演。一般认为，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的结果，

是由于人类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导致。[1]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漫长文明历程中不

断改变，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在个人愚昧和神话崇拜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农业文明时期在人类大规模索取

资料与自然的循环中维持着平衡，到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暴力征服与过度掠夺超出了自然的协调能力。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造成的。“异化”就是指我们的创

造物反过来与我们相对立，甚至对我们进行统治。“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

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

[2]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社会分工的固定化成为“劳动异化”的自然原因，人的自我异化也是劳动异化的

表征之一，由此诞生了“有产”和“无产”两个对立阶级。同样，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

中，资本持有者只考虑如何让自己更好生存，过度的开发与粗放式的生产，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动态

平衡，自然界与人类趋向分离甚至出现敌意，这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异化，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根本原

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嵌入视角、新的内

生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针对生态共同体提出了“清洁美丽”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全球生态治理的经验也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部分。目前学

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内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构建全球生态治理共同体的意识尚且不足。在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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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框架下，我们要对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地位有宏观而深刻的把握：生态环境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中的制约性因素，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生态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愈加明显，需要各方在思想、

政策和实践上做出一系列转变；当各国以积极的政治、经济合作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将生态劣势扭转

成生态优势、发展效益时，生态向度反过来也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构建与完善奠定基础。总体而

言，生态向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既可以是消极因素也可以是积极因素，至于它究竟趋于何种导向，与

人类的举措紧密相关。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生态困境 

2.1. 行动困境  

2.1.1. 生态治理合作困境  
一是主体困境。全球环境治理的本质是世界各国在无“世界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共同行动。[3]首先

表现在各国在没有严格法律的约束下，生态治理的行动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一些持单边主义的国家，

不断退群阻碍合作，自 2017 年以来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协

定，企图通过这种单边主义行径来逃避生态治理的责任，阻碍了国际间生态合作，也影响到其他国家参

与治理的积极性，全球生态治理前途未卜。这些国家的缺位在生态治理中造成了“责任赤字”，即对以

往的生态破坏不承担责任，对当下环境之事未尽好责任。但所有的国家都该认清现实：对于全球性环境

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凭一己之力完成，退群的国家也不会因此逃脱生态环境恶化的惩罚。 
二是利益困境，合作一般涉及多个利益主体，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利益作为各国结成外交关系的出

发点，由于各国发展状况、预设目标的差异，他们的利益诉求必然是参差不一的。既有的利益分化，为

寻求共同利益提高了门槛。共同利益的多重价值复合性以及全球范围的广泛性，对共同利益进行界定并

非易事，但是如果总是以部分群体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先，这条道路是不能行久致远的。同时我们应该认

识到，人作为一种“类”存在，自诞生以来就有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诉求。[4]人们对共同利益的捍卫

是早期国家组织形成的起源，“国家利益”对于本国人民就是至高无上的共同利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

加快，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越了国界，“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越发显著。为了人类存续与全球发展，

国家组建或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国家权力已经做出了的部分让渡，但是目前的让渡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

人类共同利益。 

2.1.2. 生态治理政策困境 
首先表现在全球治理的各领域政策协调性不强。环境治理不仅与全球生态组织的倡议有关，还需要

经济贸易等相关组织的配合。[5]金融组织的投资在引导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的同时也会对环境产生

不良影响，经济组织也会促成一些对生态治理产生负面影响的合作。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一

分为二地看待，相互制约只是它们的其中一面，另一面则是相辅相成。如果环境保护组织的政策能得到

经济、金融等组织的有效支持，实现协调统一，《生物多样性公约》此类协议的效力才能最大程度的发

挥。其次表现在全球治理法制化程度不够。目前设立的法律、制度、协议并未实现全球环境的全覆盖，

在很多领域仍是空白，比如海洋污染、极地保护等。第三表现在法制合法性不足。[6]由于不同国家之间

的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分布也呈现不平衡，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占据领导地位，

他们提出的生态议题和治理的措施更容易被采纳，而这些提议往往更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利益。最后表

现在制度权威性不足，有关生态治理与生态保护的决议，很多国家不重视或者难落实，甚至束之高阁。

对于这种失职，以国际组织的能力目前无法对他们做出实质上的惩罚，而道德谴责也是徒劳无功，生态

治理法制的权威性因此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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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价值困境 

2.2.1. 人与自然关系困境 
现实严峻的环境问题促使人们对原有生态话语进行反思。我们要克服西方社会“主客体二分法”，

走出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一贯语境。基于对自然的不同态度，西方生态伦理学形成了两大阵营——“人类

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满足人的所有感性需要，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

只满足合理的人类感性需要，对于不合理就要加以限制。其本质都是形而上学的，它以“人类理性”为

中心，具有迷信“人类理性”的色彩。[7]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正义认为享有道德关怀的权利的群体不

止包括人类，也应包括非人存在物，它把现代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

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非正义的表现。生态伦理学的正义话语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人与自然，揭示了生态

危机的价值观根源，但是他们仅仅把生态问题归咎于价值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下，其归因没有找

到实际意义的出发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首先解决

人与人之间的生态矛盾，最终“生态非正义”诞生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重塑“生态正义”

话语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困境有关键性意义，真正意义的“生态正义”作为价值判断与现实判断的

融合，最终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人与人之间生态权利的公正分配[8]。 

2.2.2. 人与人关系困境 
在人与人的生态问题上，涉及到生态资源的分配与生态责任的承担。人与人的生态关系首先涉及“代

际正义”问题。在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当代人是无法到场的。在工业革命后的 200 多年人类发展史上，

人类对自然界一次次的征服，矛盾的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对于当下的发展模式，未

来世代的人也无法发言，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会出现漠视自然发展规律对自然资源肆意开采现象的缘由。

但是当今世界还存在“代内非正义”，即同时代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性别、经济、政治、文化等

背景，他们在享受自然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实现相对的平等。而代际正义的解决

必须建立在代内正义实现的基础上，只有当代人的生态正义问题得到解决，他们才会关注后代人的正义

问题。 
人与人的生态关系还涉及到“空间正义”问题。发达国家总是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资

源消耗量大、排放工业废料等环境不友好行为，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治理中承担首要责任。实际上，这是

资本扩张和产业转移造成的国际空间非正义现象之一。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初先对资源掠夺式开发，

在拥有成熟的工业体系后，又凭借拥有的大量资本以及核心生产技术，把造成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低

端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使后者沦为加工厂和劳动力源地。欠发达地区承受了环境破坏的代价，却又

因此在国际贸易中遭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是实际意义上的受害者，这也是代内非正义出现的源头。

欠发达地区因为国际贸易的分工使自己处于生态正义的不利地位。另外，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资源消耗

通常最高，尽管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是所有国家都应采取的行动，但发达国家在实施防止环境退化

的战略方面应负有最大责任。[9]生态正义的实现要依靠全球背景下的联动协调，资本在扩张中增加收益

的同时，也该对其带来的生态问题负责，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正义。生态非

正义问题影响着各国参与生态治理的合作，走不出生态价值困境，也难以走出生态合作困境。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构建 

3.1. 凝聚共识 

3.1.1. 坚持多边主义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是责任共同体，更是生命共同体，归根到底都建立在价值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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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所以建立价值观的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要务。生态文明的全球建设具有整体性、

系统性特征，单边主义的屡次兴起破坏了其整体规划，生态治理困境呼唤多边主义。[10]《巴厘岛宣言》

指出：“坚持国际法、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多边体系十分重要”。一些国家在外交活动中实行的选择性多

边主义，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对全球生态治理的有效性和开放性所构成的无形威胁不应被低估。

[11]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合作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与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相契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一个基本要求。具体而言，坚守多边主义原则就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各国独一无二

的历史文化，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模式和治理主体多元化。[12]中国的大国担当也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上

得到体现。联合国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多边国际组织，中国自觉、及时、足数地缴纳会费，支持联合国的

正常运转，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坚定地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合法性地位。另外中国还

在所参加的国际组织中自觉地履行成员国的义务，兑现在各种公约、协议中的承诺，依据多边平台对全

球发展的重点领域进行捐款，并共享相关治理经验和技术。 

3.1.2.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建党百年大会上强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13]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解决生态危机全球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虽然“全人

类共同价值”这一理念是中国首倡，但它符合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并作为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在

《联合国宪章》中体现出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理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只有

在满足和平与发展的生存需要基础上，实现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不遗余力地探索环境

治理与保护的实践。其次，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才能打破“中心-边缘”旧世界格局，破除强权国家

对弱势国家的霸凌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才能从各国经济水

平、历史责任和技术水平等角度考量，合理划分权利与责任，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分配，各国承

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实现权责对等。最后，弘扬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就是要把“真正的民主

与自由”与“西式的民主和自由”区别开。西式的民主和自由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最高级的文明形式，

打着帮助他国的旗号，推行他们的民主模式，实际上做着侵犯他国人民民主和自由的事情，这种民主包

含了太多虚伪的言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民主与自由，以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准绳，推动国际关系的

民主化，使各国人民真正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除此之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从各国的历史

文化中寻求价值契合点，包容差异性，走适合本国发展的生态道路，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理性”

对“经济理性”的超越。 

3.2. 付诸实践  

3.2.1. 完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状态是建设一个人类共同价值得到完全实现的世界。[14]为了逐步实现这一总

体目标，中国不断提出具体主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刻画，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做出系统性

的努力。在全球治理层面，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等思想，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的进一步搭建，为人类未来安全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地区层面，

中国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倡议，这些共同体的诞生

是对多边主义的践行，也为开展国际生态治理创造了新平台。在具体行动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促成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全

球生态危机的解决。共商原则可以通过深入交流共同协商增强各国政治互信，化解全球生态纠纷；共建

原则促进各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增加合作共建，形成建立在生态利益上的互利共赢的生命共同体；共享

是指每个国家的人民在发展机会面前都拥有平等权利，各国应共享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发展理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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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科学技术。在这样的生态治理体系下，公民的生态权益得以保障，各国的环境主权得以维护，生

态环境的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才能在全球有效实现。 

3.2.2.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探明了新路，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出发点，突

破西方生态现代化路径中“先发展后治理”的掠夺式路径依赖，依据我国实际，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

态。中国还以坚定的决心向世界承诺，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应该被世界看到，但是国际舆论由西方把持已久，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误解也颇深。身

处信息时代，中国媒体要勇于担当，应成为“反西方文化霸权”舆论战的主体，以独立的思想和见解发

表意见，构建与世界民众沟通的桥梁，从具体案例出发，阐述“生态共同体”的美好构想。[15]首先，主

流媒体要在有影响力的主流平台抢占舆论先机，以新闻报道和世界受众进行对话，用中国话语讲述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生态智慧，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化解冲突，吸引更多的国家践行其理念；[16]其次，要

重视信息输出的质量，做到有效输出，增强新时代外交话语权，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与世

界同分享共进步，讲述中国在生态实践中与其他国家普惠共赢的重点案例；最后，要以深度的文化自觉

唤醒世界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感知，展示中华文明的深沉积淀与时代光辉，“生态”和“文明”的深度结

合创造出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让世界看到以东方智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优越性，为其他发

展中国家的生态实践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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